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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报刊诗话的传统诗学影响和新变 

李德强 

(上海大学文学院，上海，200444) 

摘要：报刊诗话是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在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力。它生成于 

近代传媒，产生了新变，但也却与传统诗学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其思想、艺术和体例、风格等各方面都是直接继承 

古代诗话而有所发展，并受到了传统诗学的深远影响。这种深层影响不但体现在近代报刊传统型诗话中，也体现 

于革命诗话、闺秀诗话和滑稽诗话等特色报刊诗话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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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报刊诗话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过渡型诗 

话，它的思想、艺术和体例、风格与传统诗话有着直 

接联系，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新的特质。就诗话这一 

体裁的规范来说，近代大多数报刊诗话应属于传统诗 

话范围。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化和报刊自身的特点，也 

使得这些诗话较多延续了诗话记事体例，带有很强的 

以诗存史的意味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报刊诗话的创作 

和传播更能反映出近代知识阶层对文学的期待视野， 

以及由此而来的报刊登载模式与诗话体制。这种深层 

影响不但体现在传统型诗话中，也体现于革命诗话、 

闺秀诗话和滑稽诗话中。 

一 

19 世纪 50 年代，上海的报刊事业率先进入近代 

化阶段，一批外报像《六和丛谈》《中外杂志》《万国 

公报》《小孩月报》等相继落户申城；19世纪 90年代， 

上海已然成为全国报刊中心；此外，上海的新书馆也 

达到一百多家，像墨海书局、清心书馆等外国教会所 

属的出版机构对报刊的发行也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。 
① 

随着报刊事业的发展，报刊的内容也由宗教性宣传向 

综合性新闻方向转变。1861 年 11 月，上海第一份商 

业性中文报纸《上海新报》创立，其内容主要是报道 

新闻、传递商情， 并为后来的商业性报纸树立了典范； 

1872 年 4 月，《申报》在上海创刊，发行人美查就公 

开宣布：“本报之开馆，于愿直言不讳焉，原因谋业所 

开者耳。” [1] 正是出于商业盈利目的，美查尽最大可能 

使《申报》本土化。为了打开销路，他曾先后聘请赵 

逸如、席裕祺等买办负责经营业务；蒋芷湘、蔡尔康 

等任主笔；何桂笙、钱伯昕等襄理笔政。对于编辑业 

务他也从不过多干涉，认为“本馆虽西人开设，而秉笔 

者皆华人，其报系中西人所共成者”。 [2] 这种办报策略 

不但取得了巨大成功， 
② 
也使得《申报》中国化色彩更 

为浓烈，并对此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为了 

吸引知识阶层的关注，《申报》以“概不取值”的标语广 

泛征集竹枝词、书评、剧评、人物小传等喜闻乐见的 

文学样式，这在稿费制度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下是极具 

吸引力的，并极大刺激了报刊文学的繁荣景象。总体 

看来，虽然这些文艺作品多描情写物，充满着对洋场 

畸形繁华的新鲜感和自豪感，就其内容而言似乎没有 

太大的社会意义，但这种方式却把传统文学与现代传 

媒紧密联系在了一起，不但为现代传媒开辟了一片新 

天地，也为传统文学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出路，此后近 

代文学与报刊之间拥有了难以割舍的亲密联系，并一 

直延续到今天。 

正是在商业氛围的刺激下，《申报》刊印了中国第 

一份专业性文学刊物——《瀛寰琐记》 。这也标志着中 

国本土化文学杂志正式登上近代历史舞台。《瀛寰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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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》是月刊，每册也只二十四页，并且还是作为附赠 

品而存在的，但它对近代期刊的影响却实为不小：其 

不但开文艺性杂志先声，也对近代报刊诗话的刊载有 

着首创之功。1873 年 8 月，《瀛寰琐记》第一次刊载 

了诗话作品—— 《蝶梦楼诗话》，这也是近代中国最早 

的报刊诗话，并对报刊诗学的发展开启了先河。《蝶梦 

楼诗话》属于记事兼论诗的传统型诗话，其简短的篇 

幅又体现出报刊文学的主要特征。它主要以随笔形式 

记录了浙江慈溪县丞邓恩锡的才能和诗作， 
③ 
并兼及其 

夫人于懿、子邓似周(名濂，工词)的文学成就，是类 

似诗歌体性质的诗人小传。邓氏“客久渐平高世想，官 

卑空抱济时心”对于屡试不售的感叹似乎成了对科举 

制本身的攻讦，而他的书写方式似乎也在有意无意间 

传达着对皇权与官僚政权的离心。 [3] 此后，许多的诗 

话作品如沙仁寿《东洲诗话》、梦隐《爽籁阁诗话》、 

朱陶勤《勤补斋诗话》等从内容和体例等各方面都与 

之相似，它们一方面以诗歌抒发国事衰微、人世沧桑 

的社会苦难，希望以此来唤醒世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 

责”之心，因而显得苍凉悲壮；另一方面又主动传承国 

粹意识，注重温柔敦厚之旨，以图发扬国光。从中不 

但可见近代知识阶层的人文思考，也折射出传统诗学 

仍具有强大的影响力。 

正因如此，这些传统型诗话多继承了诗学的正统 

性和严肃性内涵，并以诗歌为抒情工具和战斗武器反 

对雕章琢句之作， 表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思想(近代报 

刊诗话也以此为基本标准)。 虽然这对诗歌艺术探讨会 

产生诸多制约，但却是报刊诗话发展的必然阶段，也 

是复古理论为什么在近代受到如此重视的主要原因。 

这种书写方式明显是自传统诗话而来，对近代前期报 

刊诗话的影响尤为明显。如《芳菲菲馆诗话》开篇即 

指出：

诗词之溺人，有甚于声伎，岁颇以此煎其脑，既 

辄悔之。……入世以来，叠经丧乱；身世凄凉，集恨 

成海。当抑郁悲愤，或劳倦困苦之余，又未尝不借以 

自排遣。特性既善忘，中心所爱好者，亦鲜能毕举其 

词，错落脱漏，殊以为恨。爰就所能，记忆笔之。嗟 

乎！余身固多嗜好，年来痛自抑塞，删除殆尽矣。是 

区区者，怠将纵之，陶性适情，或犹愈于其它之游戏 

欤！ [4] 

这不仅是作者对于诗歌的态度，更是近代知识阶 

层对于其创作心态的自我表白。社会的动乱使得作者 

无心于诗词创作，但经年的动乱又刺激了作者的“抑 

郁”“劳倦”之情以借诗自遣。 可见近代知识分子对诗歌 

爱之不忍， 弃之不能的矛盾态度，乃是来自诗人本身， 

也决定了他们对于诗歌的改良心态乃又一次朝向“有 

为而作”的思路。这种诗学思路使得报刊诗话超越了 
“话诗”本身，从而染上了浓烈的悲壮色彩，同时也刺 

激了诗话创作厚古不薄今的双重心态，为它的自身发 

展带来了时代活力。 

民国成立之后，知识阶层对传统诗学的精神迷恋 

仍是十分深厚的。这些知识分子已经不同于传统士 

人：他们具有较深的文化积累，又受雇于近代商业社 

会从事文化事业的再生产和传播，但士大夫引以为豪 

的“载道”精神和“经世”思想并没有随之而骤然消亡， 

反而成为近代文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。在这种普遍 

的诗学思维影响下，近代国粹主义思潮的流行也实属 

必然；即便是以抒写“儿女情长”为主的鸳鸯蝴蝶派作 

家亦在娱乐消闲中劝惩世人心，在传承新文明中固守 

旧道德，以“逞笔端之褒贬，作皮里之阳秋；借乐府之 

新声，写古人之面目”。 [5] 这种矛盾心态不但造成了近 

代文学的双重性质，带来了文学思潮的复古潮流，也 

为报刊诗话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社会条件。像 

《消闲钟》《小说新报》《小说丛报》《小说月报》等鸳 

蝴派报刊都有大量传统型诗话刊载，可见传统诗学在 

近代报刊诗话中仍占据着主流地位。 

近代报刊诗话中关于艺术方面的探索，也无不彰 

显着传统诗学的强大魅力。由于特殊的社会环境，使 

得近代诗人能在充分吸收古代诗话和西方文明的基础 

上作出更为深入的艺术探讨，而报刊等传播媒介为诗 

话艺术的探讨提供了诸多可能和便利。像《澹园诗话》 

《诗法津梁》《论之作法》《读诗卮言》《等闲斋诗话》 

等作品分别从不同方面论述了诗人、诗体、诗法、诗 

境、诗风等艺术层面；而《翚翟论诗》提出“诗至于今 

日极衰而复盛”的观点可谓眼光独到， 基本抓住了近代 

诗话的本质。 [6] 对于近代诗歌而言，它有着传统诗学 

所未有的新探索和多元化发展路线，但在总体范畴上 

却无法超越传统诗话的藩篱。此外，近代报刊诗话对 

杜甫崇拜现象的延续和发展，也是传统诗学影响下的 

理论再现。 

近代以来随着宋诗运动的兴起，以沈曾植为代表 

的浙派、陈三立为代表的江西派、以陈衍为代表的闽 

派都以专尚宋诗为旨归，他们对于宋诗的褒扬也使得 

报刊诗话再一次中兴了日趋冷落的杜甫崇拜现象。像 

《读杜随笔》《一钵盦诗话》《赭玉尺楼诗话》等作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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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从不同方面展开了对杜诗的崇拜；吴玉春《小鹿樵 

室诗话》更是把杜诗看作包举各体和继古开今的典范 

之作，认为“子美集中贺奇、同癖、郊寒、岛瘦、元轻、 

白俗无所不有”，表现出热切的崇拜之情； [7] 甚至艳体 

诗也有比附杜诗的现象，如杨南村认为“次回诗虽不 

能如老杜所谓‘不废江河万古流’，然灵思绮笔亦足成 

一家”。 [8] 也通过与杜诗或多或少的联系来为艳体诗的 

合法地位正名，也从侧面反映出杜诗的“广大教化主” 
形象已经深入近代诗坛。 

④ 
此外，近代报刊诗话在尊杜 

思潮中对忠君爱国心声的呼唤恰恰说明了士大夫文化 

心理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失落， 及由此而产生“似曾相 

识燕归来”的自觉追求和论诗宗旨所在。 

二 

近代社会文明是一个多元化的状态，保守的、维 

新的、革命的文学也交相杂糅，呈现出争鸣之势。作 

为近代重要的文学势力——革命诗话，也无不受到传 

统诗学的深远影响。由于革命派从开始就十分重视报 

刊的宣传作用，国父孙中山所云：“此次革命事业，数 

十年间屡仆屡起，而卒观成于今日者，实报纸鼓吹之 

力。” [9] 另一方面，这些革命党人在治国理念上，主张 

以暴力革命来推翻清政府；在文学观念中，又力倡保 

存和发扬国学， 有着较为复杂的文化态度。正因如此， 

革命党人同样重视报刊诗话的作用，并创作了像《粤 

西诗话》《旧民诗话》《爱国庐诗话》《迷阳庐新诗品》 

《小奢摩室诗话》等几十种革命诗话。总体来看，此 

类诗话作品多爱国之情，慷慨之音，并以新思想入旧 

风格中，具有明显的“诗界革命”特征；但比之维新派 

作品，此类诗话笔带锋芒，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和高调 

的民族主义倾向。《云南》杂志发刊词曾明确提出： 

同等人抱此宗旨，誓竭诚效死以输入之、传布之、 

提倡之、鼓吹之；或正论、或旁击、或演白话谋普及、 

或录事迹作例证。东鳞西爪，尽足勾稽；断简灵篇， 

亦寓深意。 [10] 

这也是革命派对于报刊诗话的普遍态度，他们往 

往利用一切诗学资源为革命宣传服务；甚至力图从民 

族文化中极力发掘新思想，为蓬勃发展的革命造势， 

这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报刊诗话的创作和传播。可见 

革命派虽然反对文化专制，但却并不反对传统文化本 

身，且把它当作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图触动国民的感 

情，达到宣传革命的目的；但他们过度把诗话创作绑 

在功利的战车上进行高速运动，难免也会产生诸多不 

利影响。 

纵观革命诗话，他们的诗学宗旨主要有三个方面 

的内容。 首先， 革命派诗话多以复古为宗， 普遍重视“言 

志”的诗学传统。革命派诗话多着眼于诗歌社会功效， 

对复古理论多有新的开拓，这与革命派的文学宗旨是 

高度一致的。正如高旭《愿无尽庐诗话》所云： 

诗贵乎复古，而固不刊之论也。然所谓复古者， 

在乎神似，不在乎形似。……今之作诗有二弊：其一 

病在背古；其二病在泥古。要之，二者均无当也。苟 

能深得古人之意境、神髓，虽已至新之词采点缀之， 

亦不为背古，谓真能复古可也。故诗界革命者，乃复 

古之美称。 [11] 

可见作者论诗虽然以复古思想为宗，力图通过继 

承和发扬诗歌的优秀传统来保存“国魂”；但与以往复 

古理论不同的是，他们的复古理论乃是以复为变，有 

着鲜明的革命色彩。因而，革命派诗话往往会走“以韵 

语发挥种族思想”的路线， [12] 这也使得诗话本身所具 

有的诸多功能突破了诗歌的理论化形态，从而带有更 

为复杂的社会和文学功能。 

其次，革命派诗话重视诗品和气节，具有明显反 

满排清思想。在众多革命派诗话中，几乎都会提及的 

传统诗学理论即是对“诗品”的关注。因而，这类诗话 

多记录历代忠孝节义之士的诗歌，像民族英雄岳飞、 

戊戌六君子、诸多牺牲的革命党人等的事迹及其相关 

诗作屡屡被提及。如《迷阳庐新诗品》对刘光第之诗 

情有独钟；《黍离诗话》则专门辑录宋、明之际具有民 

族气节诗人的创作，以通过鼎革之际的黍离浩叹唤醒 

汉民族蛰伏的痛楚，重新激发世人“驱除鞑虏”的民族 

情感；《革命诗话》也是专门为革命志士而作，其中既 

有为变法而牺牲的林旭、谭嗣同等人的诗歌，也有为 

辛亥革命而献身的英烈黄钟杰、何铁笛等人的创作， 

并以此来“振发国民精神”， [13] 这其中也无不打上了传 

统诗学的烙印。 

最后，革命派诗话重视诗歌的“用意”，具有开放 

性的诗学观。革命派前期的诗话作品虽然以复古为旗 

帜，但往往突破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，以变雅之声为 

正音，以之“为民国骚雅树先声”， [14] 前期的诗话作品 

如《旡生诗话》《小奢摩室诗话》《天风庐诗话》等都 

有此理论预设；后期的诗话作品则在重视阐发思想的 

同时，也从多层面、多角度对诗歌的艺术进行探讨。 

《绿静轩诗话》所谓“诗贵用意，尤贵自标新谛，不拾 

前人牙慧”， [15] 正是此时期革命派诗话的艺术总结。 相 

对而言，革命派诗话多重视性情之笔，也欣赏多种艺 

术风格。他们对马君武诗的“豪放沉郁”，汪精卫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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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凄婉悲慨”、吴绶卿诗的“俊逸雄杰”、唐常才诗的“浓 

艳清新”、吕惠如诗的“哀感沉挚”都给予充分肯定； [16] 

即使革命派诗人内部也有各自不同的诗学倾向。这种 

开放性诗学观不但与革命派诗人的宗旨相关，也是对 

传统诗学的延续和发展。因而，这些革命派诗话作品 

往往“外之既不厚于世界文化之潮流， 内之仍弗失固有 

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”。 [17] 这不但对中国诗学 

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，也为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 

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。 

三 

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明影响的深入，妇女的地位 

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。作为妇女文学的典型代表， 

闺秀诗话也在报刊中大量出现。据笔者统计，自民国 

建立到“五四”之前的八年时间里，近代报刊就登载了 

近四十种闺秀诗话，其数量足与有清一代的闺秀诗话 

相抗手。近代报刊闺秀诗话在清代闺秀诗话的基础上 

扩展了闺秀创作的新空间，保留了大量民国闺秀诗人 

的创作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。这些新时代的女 

性既有旧文学才华又具新民思想，成为女性意识觉醒 

之初的领军人物。诗人的褒扬无疑会推动妇女地位的 

社会影响，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：这种对女性意 

识的张扬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文人及近代知识女性 

中，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男权阶层的认可；即使像革命 

家章炳麟等人竟也对自己亲女殉夫的行为表示支持， 

足见妇女解放远比想象中要艰难的多。而且多数女性 

群体对这种宣传显得并不热情，秋瑾“知音寥寥”(《致 

徐小淑书》)的感叹则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。正 

因如此，像《桐荫丽话》《评兰室诗话》《两株红梅室 

闺秀诗话》等出自闺秀诗人的作品也在有意无意地传 

递着作为处在“三从四德”之内的贤妻良母形象，并把 

德才兼备的闺秀诗人当作理想性典范来对待。 

男性诗人对闺秀诗话的创作，也掺杂着较为浓厚 

的传统意识， 更能体现出传统诗学的近代扩张。 像 《女 

艺文志》《今妇人集》《苎萝诗话》《苍崖室诗话》等作 

品，都有着明显的“复古”色彩。这些报刊诗话在对近 

代知识女性褒扬之时，又常常带有些许恐惧和压制的 

心理。因而，他们往往试图从旧文化观念出发来遏制、 

束缚她们，又通过诗话来宣传“三从四德”的妇教观， 

以诱导她们不要对男权社会形成严重的挑战，从而小 

心翼翼地将其引导并限制在传统道德框架内。如《今 

妇人集》在赞美近代知识女性的同时，也在大力宣扬 

从古代延续下来的女性的德烈观念，表现出男性文人 

的矛盾和不安心态。如其“何爱文”条所云： 

何爱文，字景秋，江苏金山县之五区头乡人，事 

父、事继母、事祖母能曲尽孝道。曾肄业景贤、钦明 

二女校，行冠侪辈；以父母多病，不能尽竟其业而去。 

民国二年三月，其父病剧，药石无效。中夜，彷徨背 

人，刮股肉和药以进，终不能愈。积哀成毁，至于十 

月二而卒，吾友姚光为之作传。 [18] 

作者对何爱文以“刮股肉和药”的行为表示赞许之 

情，并为辑入《今妇人集》，可见当时大部分女性对旧 

道德的潜移默化还是相当自觉，男性文人也对这种自 

残行为相当认可，视为孝道的表率。实际上，姚光在 

《何爱文传》中也认为：“圣人设教，一本《中庸》， 

然过情而出于正，岂不尤贤哉！况观女士行修于家， 

又岂激发于一时之所能者哉！” [19](58) 他对近代女性的 

态度仍希望其以家庭为重，而这种自残的行为更能体 

现出圣人所设立的伦理思路，所以显得“尤贤”。可见 

男性群体对这种悲剧的矛盾心态和摇摆不定，不但表 

现了他们对于女性意识的微妙心理，也充分表达出近 

代知识阶层喜新恋旧情结的双重性和复杂心态，其背 

后所支撑的仍是传统诗学的固有内核。 

四 

近代报刊诗话的一个发展方向即是对娱乐性的追 

求，这不仅是其不同于传统诗话的重要内容，也是由 

于报刊本身的特点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及文学风气转变 

等因素综合而来的结果。王次回《疑雨集》的价值被 

重新发掘并引起报刊诗话的广泛争论即是这一综合结 

果的文学产物。有人从诗教观点出发极力反对之，认 

为“(王次回)诗格既不高，而淫气满纸，直是描摹秘戏 

图耳”； [20] 但也有人认为“不知作者有不得志于世不能 

显言，因托绮罗脂粉之旨，俾‘言者无罪，闻者足 

戒’”； [21] 也有人从诗歌艺术角度出发，认为“(其)固有 

伤大雅，然佳者亦能使人之意也消”。 [22] 不论如何，这 

种对娱乐文风的引领和推动使得近代报刊诗话中的娱 

乐性因素日趋扩大，并推动了滑稽诗话的产生和发 

展。 

从现有资料来看，滑稽诗话出现时间较晚，大多 

集中于  1914 年~1919 年之间；其作品数量也相对较 

少，只有二十多种诗话刊载。像《游戏诗话》《芙影室 

滑稽诗话》《还自笑庐滑稽诗话》等作品主要以嘲讽为 

主，其讽刺对象既有清末官场、科举士子、民国议会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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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下时局、学究道员、爆发商人；也有乞丐、假名士、 

驼背者、负债者、迷信者、留辫者、吸食鸦片者等可 

笑之人，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。另一方面， 

作者也通过诗话对当时社会政治现象如政府外交的失 

败、旧风俗的铺张、以新名词为时髦等社会事件加以 

关注，并对其可笑之处毫不留情地极尽挖苦之能事。 

如姚民哀《也是诗话》中“新名词”条所云： 

自有所谓新名词以来，文字价值为之贬削不浅， 

忠厚者犹尊之为国粹革命，实则斯文道丧，殊深浩叹。 

囊见某杂志有自号滑稽生者， 曾集新名词成五律四章， 

即以嘲之好用新名词者。其一云：“处处皆团体，惹人 

有脑经。保全真目的，思想好精神。势力圈诚大，中 

心点最深。出门呼淘汰，何处定方针。” [23] 

作者通过诗话嘲讽了假名士满口新名词的滑稽行 

为，并在滑稽之笔中流露出严肃的社会思考，有着重 

要的时代意义。滑稽诗话背后的这种严肃人文思考， 

正是传统诗学“刺政”传统在近代社会文明的延续，它 

带来的不仅是戏谑和玩世的放诞不羁，其中更重要的 

是作者深沉的反思。由于滑稽诗话的特殊作用，也使 

得一些诗人开始为滑稽诗学正名，这以蒋著超《蔽庐 

非诗话》为代表。他认为： 

歪诗之谑者多矣，然虐者更多，曷谓之？“虐”以 

《正义》解之，即“无理取闹”之谓，非其所谑而虐之 

也。余谓“虐”字当做“刻”字解。特刻者，则言非逾份， 

有寓深于浅之旨；至于虐，则多逾份之言，其状态近 

乎刘四一派。余弟昂孙常谓余：“忠安石、 秦桧、严嵩、 

魏阉辈歪诗中独未之见，则知若辈之无理取闹，非有 

心于骂人。”明矣；余友李戆谓余曰：“我辈文章已见 

妒于宰官，不复能得其效用。区区爱国心，亦惟以诙 

谐出之。” [24] 

蒋著超着眼于滑稽诗话的文学价值， 并对其“寓深 

于浅之旨”给予了充分的肯定， 正是传统诗学影响下的 

文学思维使然。 实际上， 滑稽诗话以嘲笑为主要特征： 
“嘲”是其内核，嘲讽一切可以嘲讽的人和事；“笑”是 

其努力方向。因而，此类作品在给世人带来精神享受 

的同时，也希望能引起他们的警醒。不可否认，滑稽 

诗话在嘲弄和搞笑中也多少存在着一些孤芳自赏的味 

道，并在近代文化浪潮中隐现着旧式文人的名士风 

范。这种新旧之间的微妙结合，也使得滑稽诗话在亦 

庄亦谐中传递着近代报刊文学不中、不西的异质文 

明。 

综上所述，近代报刊中的主要特色诗话在各个方 

面都受到传统诗学的强烈影响。从总体来看，不同时 

期的不同诗话作品都有自己特定的阅读和批评对象， 

其背后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功利性因素在支撑。如《闻 

鸡轩诗话》自云：“非为一二朋好作，实为当代诸诗人 

而作也。” [25] 实乃为维新派诸诗人写生；《磨剑室拉杂 

话》所谓“一代有一代之风气，即一代有一代之诗派” 
乃是革命派为民国诗坛树先声的用心所在； [26] 《绿蘼 

芜馆诗话》曰：“有句皆香，无字不妍。”乃是“窗间拈 

笔写蛮笺”之闲情使然。 [27] 不同功利因素和审美倾向共 

同作用于诗话的创作，并与报刊自身的特点相结合， 

从而造就了近代报刊诗话的丰富多彩。由此可见，不 

论是传统型诗话，还是革命派诗话、闺秀诗话、滑稽 

诗话等不同类型的特色诗话作品，都是在传统诗学的 

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并在近代报刊文学中得以繁荣发 

展。 

注释： 

① 上海最早的中文报刊大多都是由这些书馆出版发行的，像《六 

合丛谈》是由墨海书馆于 1857年创办；《小孩月报》是由清心 

书馆于 1875年创办。 

② 由于美查成功的商业策略，《申报》在创刊四个月的销售数量 

就由原来的每日六百份增至三千份，到 1877 年竟高达八九千 

份。要知道，1871 年美查同伍华德、普莱亚、麦基洛不过集 

资一千六百两创办该报，到 1899 年美查出卖自己股份后竟得 

银十万两，可见其销售利润之大。 

③ 邓恩锡字晋占，江苏金匮人，道光举人，著有《清可亭集》一 

卷；夫人于懿字静宜，金坛人，征军于乔龄女，著有《漱芳词》 

一卷。 

④ 借用张为《诗人主客图》对白居易的评价，并以此来说明杜诗 

的深远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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